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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課：忠恕論章節詮釋
1 工夫論的涵義及其重要性
—儒學不只是一套只講理論道德哲學，它還能提供出一套幫助我們真實地作道德實踐的程序和方法，這就是儒學的工夫論部分。

—儒家的工夫論非常豐富，由孔子講忠恕之道等開始，繼而由孟子講「知言、養氣、不動心」等工夫，以及《大學》講三綱領八條目，到宋明儒更達至最高峰。
—雖然孔子沒有如《大學》等儒學經典自覺地、標題化地講工夫論，但他許多說話，已有著明顯的工夫論的內涵。今講便依他所講的「忠、恕」等觀念和主張，講述其對成德工夫的看法。先講孔子言及成德工夫的重要性。
—孔子往往通過道德君子言與行來表述成德工夫的重要性：
子貢問君子。子曰：「先行其言，而後從之。」(2.13)
子曰：「君子欲訥於言，而敏於行。」(4.24)
釋：這兩句可概括為道德君子應先行後言，表面上是說行動較語言重要，但綜觀《論語》全書，則實質上是說道德君子須言行一致，由此而突出成德工夫的重要性。
子曰：「古者言之不出，恥躬之不逮也。」(4.22)

子曰：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。」(14.27)
釋：首句說道德君子不輕易說話，因為恥於自己做不到自己所說；次句明言道德君子恥於言過其行，即語言超過行動，也有做不到自己所說的意思。這兩句可理解為道德君子須言行一致，這也蘊涵了道德君子須作成德工夫之意。
2 忠恕與推己及人的工夫次弟（道德實踐程序）
—在一些表述中，「忠恕」觀念可與「仁」觀念相提並論，可視作孔子最為重視的觀念之一。如以下說法：
子曰：「參乎！吾道一以貫之。」曾子曰：「唯。」子出。門人問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」(4.15)

子貢問曰：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？」子曰：「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(15.24)
釋：有學者詮釋首段說話，說將忠恕看作孔子的最高教法只是曾子個人的看法而有違孔子原意。這說法有問題，∵《論語》裏許多時單單引用孔子弟子的說法，通常都被孔子認同的。另外，第二段明顯是孔子自己的意思，這與首段的說法大抵相同。由此可見「忠恕」觀念在孔子哲學中的重要性。
—「忠恕」觀念的涵義，上引次段文字已表述為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後者，在另一章的表述為：
仲弓問「仁」。子曰：「出門如見大賓；使民如承大祭；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；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。」……(12. 2)
釋：此用語的意思很明白，指道德君子會將心比心，推己及人。
—將工夫或即道德實踐分做不同的程序，並循序漸進實行，這是包括孔子在內的許多儒者所強調的，符合人們在日常生活的反省。孔孟之後，先秦另一部重要儒學典籍——《四書》之一的《大學》，就是以講工夫論為主，而它最為強調的，也就是工夫的先後次弟，如以下的說法：

物有本末；事有終始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。

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者是皆以修身為本。其本亂而末治者，否矣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

此謂知本。此謂知之至也。
釋：這些語句中講的「知本」、「知所先後」等，是要了解工夫次弟並加以實踐的意思。甚至整部《大學》，就是將工夫次弟分為三綱領、八條目，並逐一加以解說：
／三綱領—明明德、親民、止於至善
＼八條目—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
—孔子雖然沒有如《大學》那樣明言工夫次弟及其重要性，但亦有迹可尋。如解釋「忠恕」的用語——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就已經可說將工夫區分為對己與對人兩方面並推己及人（即先己後人）。朱子在《集注》中說「盡己之謂忠，推己之謂恕。或曰：『中心爲忠，如心爲恕。』於義亦通。」，大抵符合孔子本義。

—在別處，孔子雖沒有用到「忠恕」此一用語，但明顯表達了此語的涵義：
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(6.30)
釋：如許多《論語》詮釋家所言，「立己立人，達己達人」之說，與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之說若合符節，只是正面（或積極）說法與反面（或消極）說法的側重點有不同。如果我們類比兩種說法，則可說為前一用語的意思是「己所欲，施於人」之義。
另外，這裏更明言這是「仁之方」，吾人可順理成章說這等同說它是成德工夫之義。
—附識：孔子忠恕之道與基督教黃金律(Golden Rule)的比較
3 孝弟與［為］仁之本
—《論語》講工夫次弟，除了推己及人外，也有日後儒者所講愛由親始的意思：
子曰：「弟子，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泛愛眾，而親仁。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」(1.6)
釋：這裏，孔子教導弟子，有著先孝弟後愛眾的意思。孝指孝順父母，弟指對兄弟姊妹要關心和愛護。
—更明顯有先後次弟的說話為：
有子曰：「其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鮮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！」(1.2)
釋：這裏，將孝弟說成為「仁之本」。朱子注釋本章時，用了不少篇幅引程子之說說明這裏說孝弟為「仁之本」的意思：
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，根本既立，則其道自生。若上文所謂孝弟，乃是爲仁之本，學者務此，則仁道自此而生也。程子曰：「孝弟，順德也，故不好犯上，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？德有本，本立則其道充大。孝弟行於家，而後仁愛及於物，所謂親親而仁民也。故爲仁以孝弟爲本。論性，則以仁爲孝弟之本。」或問：「孝弟爲仁之本，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？」曰：「非也。謂行仁自孝弟始，孝弟是仁之一事。謂之行仁之本則可，謂是仁之本則不可。蓋仁是體也，孝弟是用也，性中只有個仁、義、禮、智四者而已，曷嘗有孝弟來？然仁主於愛，愛莫大於愛親，故曰：『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與！』」（《集注》）
釋：程朱的詮釋十分精確，孔子這裏說孝弟是「仁之本」並非在本體論上立論而是在工夫論上，就前者言，仁是本／體，孝弟是末／用，但就後者言，則孝弟是實現仁的根本；他們強調孔子講孝弟是「為仁之本」而不是「仁之本」或許不必要，∵《論語》依脈胳及哲學義理已可作此解釋而不必在語法上作出區分。
—孔子的觀點，用後來孟子的說話，就是：

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。(《孟子‧盡心章》)
人有恆言，皆曰「天下國家」。天下之本在國，國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 (《孟子‧離婁章》)

釋：我們可以孟釋孔：
首句，「親親」相當於孝弟，而「仁民」相當於愛眾。
次句中說「天下之本在國，國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」，可說是孔子說孝弟為仁之本的很妥當的發揮。這也可說是孟子後大學講三綱領、八條目的主要根據。
—附識：墨子等後來學者批評儒家講孝弟為仁之本是別愛（後來有學者說為等差之愛），不及其講兼愛（有儒耶比較學者說不及基督教講博愛），這種說法並不妥當。

4 博學工夫
—除了講工夫次第外，孔子在《論語》中，也講了不少具體的工夫。當中，最為觸目的，是講學的工夫（講者稱為博學工夫，後來先秦典籍，《四書》之一的《中庸》稱為道問學）。
—「學」的觀念在《論語》頗重要，出現了六十多次，它可有一般學習或學問的意義。然而，在孔子，他特別著重的，明顯並非一般的經驗知識，而是道德價值的學問，後者依傳統的用語，是「成德之學」或「成德之教」，而依吾師牟宗三先生的用語，可稱為「生命的學問」。一般來說，兩種知識或學問主要不同處為：
／經驗的知識（一般的學問）：e.g.自然科學、數學、邏輯等
—以認識經驗對象為主。
—主要依據經驗觀察及邏輯推理而建立。
—可以純是理論而與實踐無關。

＼價值的知識（生命的學問）：e.g.人文科學，特別是當中的哲學、藝術、宗教等
—以反省精神生命或即價值主體為主。
—主要依據人生體驗或即價值直覺而建立。

—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，兩者不可或缺。

→一般學問沒有工夫意義，但生命的學問則明顯有工夫意義
—在《論語》中，「學」的觀念絕大多數時候具工夫涵義，如以下所說：
子夏曰：「賢賢易色；事父母，能竭其力；事君，能致其身；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」（1.7）

釋：這裏既說「未學」，又說「學」，若依前所說，前者指一般學問，後者指生命學問，則無矛盾。另外，「事父母、事君、與朋友交」等，明顯有道德實踐的涵義，可見子夏說的是生命的學問。
子夏曰：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；君子學以致其道。」（19.7）

釋：道德君子的學能致道，這種學，肯定是有工夫涵義的學。

子夏曰：「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。」（19.6）

釋：朱子在《集注》中對此章的解釋有點籠統：
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，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。然從事於此，則心不外馳，而所存自熟，故曰「仁在其中矣」。（《集注》）
但依講者前面所述，則更為容易，∵子夏這裏講的是生命，∴一旦講求，則「仁在其中矣」，即可作為價值實現出來。

—剛引用的一章，其實已看到孔子講學，是連繫著思（這裏說為「近思」）來講，這就是其學思並行的思想。《論語》中有以下的說法：
子曰：「吾嘗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以思；無益，不如學也。」（15.31）

子曰：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」（2.15）

釋：這裏說學思並行，除了可有一般學問的學習與思考並重的意思外，更重要的是生命學問的意思——孔子講的博學是與仁心的反省有著密切的關係，∴要學思並行。
5 克己工夫
—用日後用語來說，博學是知（∵仁是情理兼備，∴也是情，知是理性的反省、情是情感的體驗，兩者可用知來概括）的方面的工夫；但道德實踐也涉及行（意志）的方面。孔子雖然重視博學，但也沒有忽略意志的克服和行為的約束，∴他也講及克己或即約禮的工夫。
顏淵問「仁」。子曰：「克己復禮，為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」顏淵曰：「請問其目？」子曰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（12.1）

釋：這裏「克己」與「復禮」（他處稱「約禮」）連用成複辭，兩者同義，即上面所說的意志鍛鍊工夫，這種工夫屬行為規範方面，∴孔子說其目為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在上古時代，「禮」與「理」音近而可互訓（《禮記‧仲尼燕居》:「禮也者，理也。」），∴復禮或約禮的禮既可指外在的禮儀或禮制，又可指內在的理性，都指行為的約束。

—比這裏講行為約束更細緻的是孔子的「九思」之說：
孔子曰：「君子有九思：視思明，聽思聰，色思溫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問，忿思難，見得思義。」（16.10）

釋：這裏由上述「視、聽、言、動」四方面更推廣至「視、聽、色、貌、言思、事、疑、忿、見得」九方面。（依楊伯峻先生的中譯，九思為：看的時候，考慮看明白了沒有；聽的時候，考慮聽清楚了沒有；臉上的顏色，考慮溫和麼；容貌態度，考慮莊矜麼；說的言語，考慮忠誠老實麼；對待工作，考慮嚴肅認真麼；遇到疑問，考慮怎樣向人家請教；將發怒了，考慮有什麼後患；看見可得的，考慮我是否應該得。）
—附識：知、行工夫的輕重問題
